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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梅
足跡
車淑梅

若
宮
啟
文
先
生
是
日
本
第
二
大
報
︽
朝

日
新
聞
︾
前
社
論
主
筆
，
也
是
日
本
享
有

盛
名
的
政
論
家
之
一
。
二
零
零
八
年
元

月
，
我
在
京
出
席
中
國
人
民
外
交
學
會
主

辦
的
若
宮
啟
文
新
書
︽
和
解
與
民
族
主

義
︾
中
文
版
發
布
式
，
認
識
他
並
獲
贈
簽
名
書
。
這
本
書

成
為
我
了
解
戰
後
日
本
歷
任
首
相
歷
史
觀
形
成
和
演
變
的

工
具
書
。

當
天
的
發
布
式
規
格
很
高
，
國
新
辦
主
任
趙
啟
正
、
日

本
駐
華
大
使
宮
本
雄
二
、
外
交
學
會
會
長
楊
文
昌
等
許
多

中
日
官
方
、
學
術
和
新
聞
界
代
表
出
席
。
在
發
布
會
的
始

終
，
面
容
清
癯
的
若
宮
都
掛
着
謙
遜
的
微
笑
，
致
辭
的
聲

音
很
柔
很
輕
。
當
時
我
想
，
身
為
日
本
大
報
主
筆
竟
如
此

低
調
，﹁
君
子
訥
於
言
而
敏
於
行﹂
，
講
的
不
就
是
這
樣

的
人
嗎
？

自
從
安
倍
擔
任
日
本
首
相
後
，
中
日
關
係
嚴
重
倒
退
，

在
東
海
方
向
的
火
藥
味
越
來
越
濃
。
安
倍
是
位
強
勢
政
治

家
，
很
會
利
用
一
時
居
高
的
民
意
支
持
率
，
二
月
五
日
公

開
在
參
議
院
點
名
批
評
︽
朝
日
新
聞
︾
，
稱
該
報﹁
經
營

方
針
是
推
翻
政
府﹂
。
他
的
發
言
讓
我
想
起
若
宮
先
生
，

回
想
起
他
在
︽
和
解
與
民
族
主
義
︾
一
書
中
的
分
析
和
觀

點
，
覺
得
他
對
日
本
東
亞
外
交
政
治
趨
勢
的
預
測
着
實
有

先
見
之
明
，
更
感
到
他
不
愧
為
︽
朝
日
新
聞
︾
主
筆
了
。

若
宮
在
書
中
提
出
了
日
本
政
治
的﹁
翌
年
法
則﹂
。
它

是
指
戰
後
的
日
本
保
守
政
治
家
總
是
在
清
算
戰
爭
和
殖
民

統
治
史
，
以
及
尋
求
與
中
韓
等
亞
洲
鄰
國
和
解
之
間
左
右

搖
擺
，
即
在﹁
與
亞
洲
的
和
解﹂
與﹁
民
族
主
義﹂
兩
大

選
擇
之
間
搖
擺
不
定
。﹁
村
山
談
話﹂
、﹁
河
野
談
話﹂

就
是
擺
向﹁
和
解﹂
，
而
小
泉
執
意
參
拜
靖
國
等
則
是
擺

向﹁
民
族
主
義﹂
。
聯
繫
今
天
的
中
日
關
係
現
狀
，
他
概

括
的
日
本
政
治
力
學
公
式
是
何
等
深
刻
啊
！

︽
和
解
與
民
族
主
義
︾
的
中
文
譯
者
是
吳
寄
南
先
生
，

他
是
上
海
國
際
問
題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和
資
深
日
本
問
題
學

者
，
也
是
若
宮
的
好
友
。
他
曾
告
訴
我
，
若
宮
是
位
充
滿

理
性
和
歷
史
良
知
的
學
者
，
他
二
零
零
六
年
與
︽
讀
賣
新

聞
︾
主
筆
渡
邊
恒
雄
共
同
反
對
小
泉
參
拜
的
筆
談
影
響
巨

大
，
為
促
成
安
倍
第
一
個
任
期
和
緩
中
日
關
係
發
揮
了
積

極
的
輿
論
影
響
力
。

認
識
若
宮
之
後
，
一
直
關
注
他
的
言
談
行
蹤
。
前
年
九

月
，
他
出
席
在
長
春
舉
行
的
學
術
研
討
會
，
我
讀
到
其
發

表
的﹁
言
論
自
由
與
過
剩
民
族
主
義﹂
演
講
，
很
受
啟

發
，
專
門
請
︽
人
民
日
報
︾
的
舊
同
事
張
寧
斌
先
生
向
若

宮
問
好
，
並
索
要
了
聯
繫
方
式
。

礙
於
時
間
原
因
和
不
諳
日
語
，
我
一
直
未
當
面
就
教
於

他
。
幸
運
的
是
，
在
網
上
可
以
隨
時
檢
索
和
閱
讀
他
的
文

字
，
豈
不
快
哉
！

若宮啟文目光如炬

在
書
店
看
到
一
部
書
：
周
華
誠
的
︽
一
飯
一
世

界
︾
，
封
面
已
皺
了
，
內
頁
被
翻
到
骯
髒
不
堪
。

揭
至
第
一
輯﹁
舌
尖
上
的
故
鄉﹂
，﹁
釘﹂
︵
打

書
釘
也
︶
了
幾
頁
，
登
時
愛
上
了
，
於
是
問
店

員
，
可
否
有
新
的
一
本
。
店
員
查
電
腦
，
搖
搖

頭
：﹁
沒
了
，
就
只
這
一
部
。﹂
看
看
版
權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一
二
年
初
版
。
哎
，
罷
了
，
兩

年
前
的
版
本
，
按
我
的
購
書
經
驗
，
可
能
已
經
絕
版

了
，
破
污
的
也
算
了
。

﹁
舌
尖
上
的
故
鄉﹂
有
篇
︿
老
南
瓜
與
南
瓜
花
﹀
，

勾
起
我
幼
時
在
故
鄉
的
一
段
往
事
。
那
年
，
母
親
剖
開

一
個
南
瓜
，
內
有
瓜
籽
，
一
時
貪
玩
就
埋
在
土
裡
，
希

望
埋
出
一
個
南
瓜
夢
來
。
隔
了
相
當
時
候
，
土
裡
居
然

冒
出
大
南
瓜
來
，
那
時
真
是
雀
躍
萬
分
，
母
親
煮
了
，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
以
後
就
愛
上
南
瓜
了
。

周
華
誠
筆
下
還
有
南
瓜
另
一
吃
法
，
就
是
將
南
瓜
切

成
薄
片
，
挑
到
河
灘
上
，
薄
薄
地
鋪
展
，
鋪
在
河
灘
的

鵝
卵
石
上
，
一
片
金
黃
，
太
陽
照
在
鵝
卵
石
上
，
南
瓜

乾
得
很
快
。
太
陽
下
山
了
，
就
挑
回
家
，
明
日
再
曬
，

曬
得
若
干
天
，
乾
透
了
，﹁
加
適
當
的
糯
米
粉
及
油
鹽

醬
醋
生
薑
辣
椒
等
十
餘
種
花
樣
，
盛
於
木
甑
中
蒸
熟
，

又
攤
在
簸
箕
中
曬
乾
｜
｜﹃
南
瓜
乾﹄
成
也
！
這
又
是

世
上
少
有
的
美
味
之
一
。﹂
如
此
繁
複
和
有
耐
心
製
成
的
南
瓜

乾
，
母
親
沒
有
做
過
，
我
也
沒
有
吃
過
。
後
來
雖
然
吃
過
不
少
各

式
各
樣
的
南
瓜
菜
式
，
始
終
不
及
自
己
栽
種
的
南
瓜
美
味
，
雖
然

不
是
我
下
廚
。

這
部
︽
一
飯
一
世
界
︾
所
寫
的
食
物
，
都
是
尋
常
之
物
，
如
白

菜
，
如
紅
椒
，
如
板
栗
，
如
春
韭
，
如
豆
腐
，
如
番
茄
等
等
，
都

非
珍
稀
和﹁
高
貴﹂
之
物
，
但
周
華
誠
寫
來
，
情
感
十
足
，
美
味

十
足
。
我
出
身
無
產
階
級
，
現
時
仍
是
無
產
階
級
，
多
少
年
來
，

就
是
這
些
尋
常
食
材
，
為
我
塑
造
一
個
美
味
的
世
界
。

周
華
誠
的﹁
世
界﹂
，
在
平
淡
中
卻
有
奇
章
。
如
︿
豆
腐
﹀
，

就
會
令
我
大
開
眼
界
：

「
一
塊
大
豆
腐
和
許
多
小
泥
鰍
一
起
，
入
水
煮
，
水
熱
後
泥
鰍

鑽
洞
，
紛
紛
鑽
進
豆
腐
的
『
溫
柔
鄉
』
。
然
而
時
局
並
不
因
逃
避

而
改
變
，
待
牠
再
想
要
另
尋
出
路
時
一
切
已
晚
。
但
見
條
條
泥
鰍

尾
巴
露
在
豆
腐
之
外
，
讓
人
想
起
『
草
船
借
箭
』
的
典
故
。
這
道

菜
，
泥
鰍
借
得
豆
腐
的
清
白
而
腥
味
褪
盡
，
豆
腐
借
得
泥
鰍
的
活

力
而
滋
味
鮮
濃
，
實
是
相
得
益
彰
。
」

這﹁
草
船
借
箭﹂
，
我
當
然
沒
嘗
過
，
看
後
卻
有
一
股
衝
動
，

想
找
個
假
日
，
好
好﹁
借﹂
一
番
。
豆
腐
我
是
最
愛
吃
的
。
家
中

入
廚
，
久
不
久
就
來
一
道
番
茄
煮
豆
腐
，
再
添
些
午
餐
肉
，
一
齊

水
煮
，
落
些
鹽
落
麻
油
調
味
，
湯
可
飲
極
矣
，
豆
腐
滑
口
，
番
茄

鮮
美
，
餐
肉
味
佳
，
實
是
吃
之
不
厭
。

周
華
誠
說﹁
這
不
是
一
本
關
於﹃
美
食﹄
的
書﹂
，
錯
了
，
書

中
的﹁
食﹂
確
是
勝
過
山
珍
海
錯
。
又
說
：﹁
這
本
書
只
關
乎
情

感
和
記
憶
︱
︱
不
論
是
舌
尖
上
的
鄉
愁
也
好
，
還
是
遠
行
人
生
路

上
的
取
食
也
好
，
一
餐
一
飯
，
內
裡
都
藏
着
一
個
世
界
。﹂
對

了
，
一
個
南
瓜
，
一
塊
豆
腐
，
一
個
番
茄
，
都
是
我
的
至
愛
，
都

有
我
的
世
界
在
。

南瓜、豆腐、番茄

大
伙
兒
卅
多
人
到
馬
來
西
亞
、
沙
巴
首
府
阿
庇
，

除
了
打
高
爾
夫
球
外
，
還
參
加
了
半
天
垂
釣
團
，
皆

因
團
長
收
到
好
朋
友
電
郵
，
稱
阿
庇
為
釣
魚
天
堂
，

魚
兒
分
分
鐘
上
鈎
，
漁
獲
多
到
可
送
給
船
家
享
用
，

心
思
思
要
團
友
一
嘗
釣
魚
的
樂
趣
。

少
女
時
期
我
曾
迷
上
釣
魚
，
泛
舟
海
上
，
靜
候
水
下
的

動
靜
，
來
了
來
了
，
那
是
一
種
天
地
連
繫
的
快
感
，
魚
餌

被
吃
了
也
開
心
，
他
們
笑
我
在
餵
魚
。
自
從
信
奉
了
佛

教
，
即
深
思
：
魚
兒
在
暢
泳
，
忽
然
貪
吃
被
釣
走
，
從
此

在
魚
群
中
消
失
，
無
辜
又
可
憐
，
我
決
定
不
再
釣
魚
。

今
天
大
家
興
致
勃
勃
，
我
又
怎
可
掃
興
？
況
且
我
從
來

釣
不
到
的
。
早
上
八
時
半
集
合
，
到
了
碼
頭
，
導
遊
才
去

準
備
魚
餌
，
左
等
右
等
至
十
時
出
發
，
他
們
說
魚
兒
的
早

餐
時
間
已
過
，
可
能
影
響
收
穫
，
我
暗
自
歡
喜
。

阿
庇
的
早
晨
海
天
一
色
，
開
始
時
海
水
清
得
可
見
海
底

的
珊
瑚
和
魚
群
，
未
幾
海
水
混
濁
，
漂
着
油
漬
和
垃
圾
、

膠
樽
甚
至
紙
尿
片
都
有
，
大
馬
政
府
要
開
發
旅
遊
，
海
面

的
清
潔
、
環
境
要
好
好
下
功
夫
。
小
船
停
下
來
，
垃
圾
隨

處
可
見
，
看
來
海
魚
的
魚
肚
少
吃
為
妙
。
船
家
將
魷
魚
魚
餌
鈎
到
我

們
的
魚
鈎
上
，
大
大
片
，
魚
兒
的
嘴
巴
有
這
麼
大
嗎
？
另
一
船
的
船

家
將
餌
分
得
很
小
，
結
果
他
們
輕
易
地
釣
了
十
條
，
我
們
一
無
所

獲
，
除
非
我
們
的
船
底
刻
有﹁
生
魚
勿
近﹂
的
字
樣
，
否
則
真
的
印

證
了
魚
兒
不
愛
大
餌
。
而
我
一
直
祈
求
不
要
有
魚
上
鈎
，
怎
料
我
的

魚
絲
忽
然
瘋
狂
搖
動
，
大
家
緊
張
起
來
，
所
有
鏡
頭
都
朝
向
我
，

嘩
，
真
的
有
一
條
小
魚
上
水
…
…
我
驚
叫
起
來
，
怕
牠
受
傷
，
各
人

興
奮
拍
照
，
我
只
想
快
點
放
牠
回
去
。
忽
然
有
聲
音
說
：﹁
魚
太

細
，
每
人
不
夠
一
口
，
放
回
水
裡
罷
。﹂
謝
天
謝
地
，
我
請
船
家
小

心
取
出
魚
鈎
，
再
放
回
海
裡
，
他
看
似
不
明
白
，
這
是
此
船
唯
一
收

穫
也
捨
棄
？
結
果
，
晚
上
我
們
吃
了
一
整
天
花
了
六
千
多
元
釣
回
來

的
較
大
的
兩
條
魚
，
其
他
的
小
魚
早
被
團
友
放
生
了
。

老
友
笑
說
阿
庇
是
釣
魚
天
堂
實
屬
流
料
，
我
想
只
是
不
同
水
域
和

季
節
的
分
別
罷
，
只
有
不
良
導
遊
才
會
誤
導
遊
客
。

最
近
有
朋
友
從
上
海
回
來
，
要
我
管
一
管
當
地
的
導
遊
，
原
來
他

們
繪
聲
繪
色
地
稱
：﹁
你
們
香
港
的
車
淑
梅
最
信
我
們
的
貔
貅
，
她

買
過
一
隻
放
在
書
房
，
有
次
貔
貅
突
然
掉
到
地
上
，
他
們
一
家
走
去

查
看
，
就
在
此
時
，
大
廳
的
燈
整
座
跌
下
粉
碎
，
貔
貅
救
了
他
們
的

命
。
後
來
還
組
團
來
買
，
很
多
名
人
都
買
了
。﹂

這
傳
聞
太
離
譜
，
相
傳
貔
貅
特
性
是
有
入
無
出
，
我
只
愛
分
享
，

兩
者
取
向
大
相
逕
庭
。
我
再
三
聲
明
，
我
從
沒
買
過
，
家
中
的
燈
也

從
未
掉
下
來
。
請
各
位
導
遊
口
下
留
情
，
我
根
本
不
喜
歡
你
們
的
貔

貅
。 半天垂釣團

見多
識廣
尹樹廣

都
說
科
技
影
響
生
活
，
比
如
智
能
手
機
已
無
孔
不

入
，
連
上
廁
所
時
間
也
被w

hatsapp

侵
佔
。
一
百
年
後

的
生
活
，
真
不
知
會
變
成
怎
樣
。

其
實
不
必
百
年
，
廿
年
前
已
很
不
一
樣
。
公
關
行
業

就
曾
經
因
為
科
技
的
限
制
，
而
做
一
些
現
在
看
來
超
笨

的
事
。
話
說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紐
約
總
公
司
有
個
大
客
，
收

購
了
一
家
企
業
，
後
者
有
十
多
個
海
外
市
場
，
香
港
是
其
中

之
一
。
這
類
收
購
合
併
的
做
法
，
是
向
傳
媒
發
佈
消
息
後
，

馬
上
由
新
東
主
向
被
收
購
公
司
的
員
工
說
番
話
，
安
定
軍

心
，
以
免
謠
言
四
起
。
由
於
收
購
是
重
大
交
易
，
走
漏
風
聲

對
股
價
會
有
很
大
影
響
，
必
須
嚴
控
發
布
消
息
的
時
間
。

但
當
時
互
聯
網
未
普
及
，
電
腦
也
很
少
，
怎
樣
讓
新
東
主

集
團
行
政
總
裁
，
可
同
時﹁
露
面﹂
向
十
多
個
市
場
員
工
說

幾
句
話
，
而
不
單
靠
文
字
，
技
術
上
很
困
難
。
那
時
傳
真
已

是
最
新
科
技
，
而
影
像
溝
通
就
只
有
錄
影
帶
。
於
是
紐
約
總

部
想
出
了﹁
人
肉
速
遞﹂
方
法
：
先
為
客
戶
的
行
政
總
裁
在

紐
約
拍
了
條
短
片
，
印
製
多
個
拷
貝
，
再
在
我
們
紐
約
寫
字

樓
找
十
多
個
年
輕
又
捱
得
的
員
工
，
身
上
帶
着
錄
影
帶
，
各

飛
一
個
被
收
購
公
司
的
所
在
地
，
速
遞
給
我
們
公
關
公
司
，

再
極
速
交
給
被
收
購
的
辦
公
室
播
放
。
整
個
行
動
還
要
配
合

各
地
時
差
，
緊
湊
儼
如
行
軍
。

我
們
在
行
動
的
前
一
天
黃
昏
接
獲
通
知
，
第
二
天
清
早
七
點
就
去
啟

德
機
場
接
機
。
來
的
是
個
年
輕
美
國
女
孩
，
應
是
畢
業
不
久
的
客
戶
服

務
助
理
。
她
甫
下
機
就
交
出
錄
影
帶
，
司
機
馬
上
飛
車
載
我
們
返
公
司

做
後
續
工
作
。
我
就
帶
那
個
已
經
很
疲
累
的
女
孩
，
去
公
司
附
近
的
酒

店
房
間
休
息
，
而
她
當
天
黃
昏
就
要
飛
回
紐
約
。
我
還
記
得
老
闆
說
她

太
年
輕
，
應
沒
有
信
用
卡
，
怕
她
睡
醒
後
上
街
沒
錢
花
，
特
地
着
我
給

她
些
港
幣
，
又
安
排
司
機
黃
昏
送
她
去
機
場
。
至
於
那
女
孩
後
來
有
沒

有
去
銅
鑼
灣
極
速
逛
街
購
物
，
吃
吃
點
心
，
就
不
知
道
。

要
是
在
今
天
，
這
種
工
作
只
需
在
電
腦
上
按
幾
個
鍵
就
解
決
了
，
當

時
真
是
勞
民
傷
財
，
浪
費
資
源
。
不
過
廿
年
後
看
今
天
，
也
必
會
覺
得

現
在
之
落
後
，
簡
直
不
可
思
議
。

即日來回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因
為
承
諾
了
前
輩
們
組
織﹁
春
遊
武
陵

賞
櫻﹂
之
旅
，
雖
然
知
道
不
容
易
，
也

只
能
多
方
設
法
，
堅
持
到
底
。

去
年
十
月
，
已
開
始
委
託
香
港
旅
遊
公

司
代
為
安
排
，
得
出
結
果
是
他
們﹁
無
法

安
排
武
陵
農
場
內
的
住
宿﹂
，
只
能
住
宿
農

場
外
圍
，
再
安
排
每
天
入
場
參
觀
，
但
二
月

櫻
花
季
期
間
，
農
場
內
外
均
實
施
交
通
管

制
，
非
住
宿
遊
客
，
不
能
驅
車
進
出
，
若
未

能
成
功
申
請
車
輛
通
行
准
許
證
，
便
無
法
自

由
賞
櫻
了
，
更
遑
論
悠
閒
寫
意
地
賞
櫻
！
對

如
此
安
排
，
當
然
不
能
接
受
，
再
通
過
台
灣

好
友
，
找
來
台
灣
在
當
地
旅
遊
代
理
，
也
是

得
出
相
似
結
論
，
努
力
游
說
參
加
一
日
遊
，

放
棄
住
宿
武
陵
的
想
法
。

可
遇
着
這
個
固
執
堅
持
、
慣
常
自
由
行
的

旅
人
，
又
怎
會
輕
易
放
棄
。
於
是
，
去
年
十

一
月
中
，
從
香
港
直
接
致
電
武
陵
農
場
的
訂

房
部
，
查
詢
訂
房
，
最
初
得
到
的
答
覆
，
當

然
是
整
個
二
月
份
、
二
十
八
日
、
每
一
天
的

所
有
房
間
都
爆
滿
；
十
一
月
底
第
二
次
致

電
，
情
況
依
舊
！

到
十
二
月
初
第
三
次
致
電
查
詢
，
不
知
是
武
陵
農
場
訂

房
部
的
朋
友
，
見
多
次
越
洋
長
途
電
話
查
詢
，
誠
意
可

嘉
，
還
是
真
的
幸
運
之
神
眷
顧
，
竟
獲
告
知
二
月
十
七
及

十
八
日
兩
天
，
高
價
位
的
武
陵
富
野
度
假
村
，
各
有
兩
個

客
房
的
預
訂
給
取
消
了
，
可
以
接
受
訂
約
！
簡
直
是
天
大

喜
訊
，
第
一
時
間
以
信
用
卡
交
付
訂
金
作
實
，
其
後
又
再

預
訂
到
同
時
段
的
第
三
個
房
間
，
雖
然
是
房
價
較
高
昂
的

貴
賓
套
間
，
也
毫
無
疑
慮
便
立
時
給
訂
下
了
。

終
於
，
大
功
告
成
，
解
決
了
住
宿
安
排
，
春
遊
武
陵

賞
櫻
可
以
成
行
了
！

堅持得來的住宿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近年中國興起的私人博物館熱，吸引了世界的
目光。
1950年中國博物館只有10座，1977年也只有

300座，私博更幾乎是空白。而目前中國註冊博物
館已達3700多家，且以平均每年100個的速度增
長，其中註冊的私人博物館也有近千家，其中400
多家正式註冊。
私博最多是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廣東、
四川等經濟發達或歷史資源較豐富之地。由於收
藏者的背景千差萬別，私博涉及的收藏五彩繽
紛。除涉及傳統的文物、字畫之外，還囊括了紫
檀、雕刻、剪紙、傢具、女工、老爺車、烏木、
絲綢、中醫藥、皮影、京劇服飾、彩票、馬文
化、烹調等等，還有以文革、知青等歷史為主題
的博物館。
京劇服飾博物館的館長包畹蓉是中國四大名旦
之一荀慧生的弟子，從事京劇服飾收藏半個多世
紀。收集各款京劇服飾一千多件。上海蔡伯昌老
彩票博物館，收集了上自清乾隆年、下至解放前
發行的各類老彩票600餘枚。既有清代官方發行
的奏辦彩票，又有民間商號推銷的商業彩票，還
有民國年間各地發行的賑災彩票等。
私博的規模也不可小覷。中國女首富陳麗華的
紫檀博物館佔地25000平方米，收藏展出千餘件
紫檀、烏木、黃花梨、金絲楠木等雕刻珍品及明
清傢具收藏。僑鑫集團董事長周澤榮創辦的僑鑫
博物館，佔地兩萬多平方米，藏品中包括陶瓷、
青銅器、琺琅器、漆器、玉器等多門類藏品兩萬
多件。藏品中甚至有釋迦牟尼真身舍利塔與掐絲

琺琅器這樣的珍品。
上海范敬貴的根雕博物館面積超過1000平方

米，展品有1000多件，他的知青博物館面積1400
多平方米，展品2000多件。北京收藏家李松堂創
辦的松堂齋雕刻博物館，藏品從秦磚漢瓦到明清
年間的石雕、木雕、磚雕、民間建築構件、裝飾
件及室內擺設、傢具等千餘件。投資2億元的四
川建川博物館，收藏數十萬件珍稀文物，其中僅
國家一級文物就有14件，該館還是全國第一家文
革博物館。近年開館的私人博物館，動輒投資幾
千萬乃至上億元。
為何中國會出現如此旺盛的私博熱？
一是經濟發展帶來的藏富於民。俗話說，盛世
收藏。私博熱，正是幾十年民間收藏熱的結果。
改革開放30多年後，中國人解決了溫飽，有了

閒錢，還有足夠長的壽命預期，很多人就想到買
藏品欣賞或等着升值。如今民間草根收藏愛好者
比比皆是，北京潘家園等舊貨市場長盛不衰。在
商海中拚搏勝出民營企業家，更有了足夠的財力
與精力去關注精神層面的東西。
私博創辦人有幾個共同特點：有艱苦奮鬥經

歷；社會責任感；文化素質高；且都有幾十年收
藏經歷。創辦私博之目的不外兩個：實現回報社
會的情懷；實現藏品的保值增值。博物館業以其
文化傳承的重要社會作用，既成為企業家擔當社
會責任的起點，也成為新職業空間。
四川規模最大的建川博物館創辦人樊建川插過

隊、當過兵、教過書、還當過宜賓市常務副市
長，後來下海搞房地產。他1976年就開始搞收

藏，最終投資3.5億元建起了自己的博物館。作為
成功的地產商，他最愛的卻是收藏。他說：我只
想對民族有所交代。
南昌市寶林博物館館長胡保林上世紀90年代末

在美國遊學期間，看到許多美國博物館收藏着從
中國擄走的珍貴文物，非常痛心。回國後他就在
南昌建成南昌第一家私人博物，館區面積達4000
平方米，展出字畫、陶瓷古玩展廳、陶藝作坊、
茶藝展覽等。
紫檀博物館創辦人陳麗華前半輩子打造地產王

國，後半輩子把地產業賺到的金錢大半投向紫檀
收集與製作，為此幾乎買空了東南亞名貴的紫檀
木，她把這看作財富的回歸與昇華。值得一提的
是，相當多私博創辦人都有地產商的背景。
私博熱的第二個原因，是國

家政策的鼓勵。
自2002年中國出台了《文物

法》以及2006年的博物館管理
辦法鼓勵設立民辦博物館之
後，私人博物館就起步了；而
2010年七部委發佈促進民辦博
物館發展的意見後，民辦博物
館更進入快速發展期。在加強
民族文化競爭力的國策之下，
近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點正從汽
車、地產等轉移到文化產業，
各地紛紛出台鼓勵私人創辦博
物館的政策，博物館作為文化
產業一個門類也成為朝陽行

業。
私博不僅滿足了公民的文化需求，也成為企業
家眼中的聚寶盆。除了文物的保值增值預期之
外，圍繞博物館還能形成一個包括學術研討、文
化沙龍、娛樂、購物中心等旅遊文化經濟圈，實
現了公益與經濟的雙贏。
一些私博創辦人以靈敏的經濟嗅覺，走上了以

博物館為中心的多元經濟圈發展之路。如上海私
博創辦人范敬貴每年都要舉辦幾場大型活動吸引
客流，他的根雕博物館自2005年開館以來參觀者
每年在15萬人次之上。儘管政府核定門票為15元
他只收取6元，依然能贏利。有專家說，中國文
物收藏，已呈現從收歸國有到藏寶於民的趨勢轉
變。
目前發達國家平均5萬人擁有一個博物館，中
國平均40萬人才有一個博物館，與世界距離還相
當遙遠。只要政策扶植得力，中國私人博物館業
將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並極有可能成為新經濟亮
點。

探討中國私人博物館熱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春
天
到
，
百
花
開
，
春
花
開
放
爛

漫
，
賞
花
者
眾
。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又

見
花
卉
展
覽
，
拖
男
帶
女
闔
家
歡
，

好
不
熱
鬧
。
最
是
浪
漫
者
，
當
然
是

情
侶
雙
雙
在
花
叢
中
漫
步
賞
花
哩
。

三
月
廿
八
日
遠
在
湖
南
益
陽
常
德﹁
桃
花

節﹂
。
開
花
時
段
不
長
的
櫻
花
，
不
要
以

為
日
本
的
最
靚
，
其
實
在
韓
國
、
在
華
東

都
有
。
愛
花
者
介
紹
，
近
在
香
港
長
洲
和

大
帽
山
等
地
櫻
花
已
怒
放
。

猶
記
得
那
些
年
，
陽
春
三
月
在
京
華
，

抵
埗
在
月
初
，
天
氣
還
寒
冷
，
樹
枝
還
未

穿
新
芽
；
離
京
時
，
在
中
旬
，
大
地
已
漸

變
綠
色
，
有
北
京
市
花
之
稱
的﹁
白
玉

蘭﹂
漸
開
放
，
彷
彿
與
客
人
揮
手
說
再

見
。愛

花
者
，
賞
花
心
花
怒
放
。
反
之
，
毫

無
反
應
，
或
許
還
感
悶
極
。
人
的
情
緒
高

低
好
壞
影
響
到
人
的
眼
中
所
見
到
的
東

西
。
鮮
花
常
被
作
裝
飾
場
地
之
用
，
也
用
作
花
籃
賀

禮
。
每
當
社
團
典
禮
嘉
賓
以
及
社
團
中
人
都
用
上
襟

花
以
示
隆
重
。
說
來
可
真
慚
愧
，
實
在
是
太
浪
費

了
。
短
短
一
、
二
小
時
會
散
花
也
掉
了
，
豈
不
是
白

花
錢
了
嗎
？
自
梁
振
英
新
政
府
上
場
後
，
政
府
官
員

答
允
社
團
會
來
主
禮
時
，
必
預
先
告
知
，
主
禮
嘉
賓

不
會
佩
戴
襟
花
，
也
不
會
接
受
紀
念
品
。
自
去
年
中

央
習
李
新
政
府
公
布﹁
八
大
規
限﹂
以
來
，
倡
廉
節

約
已
成
新
正
風
，
鮮
花
銷
售
大
降
了
。
不
過
，
情
人

節
情
侶
所
購
的
玫
瑰
花
可
依
然
旺
場
，
事
關
哪
怕
只

有
一
朵
玫
瑰
花
，
又
或
者
要
送
上
九
百
九
十
九
朵
玫

瑰
而
能
夠
打
動
愛
人
之
心
，
贏
得
美
人
歸
的
話
，
花

上
多
多
錢
也
是
值
得
的
。
可
不
是
嗎
？
若
然
為
贏
得

美
人
歸
，
必
要
武
裝
自
己
，
提
高
競
爭
力
。

香
港
要
在
全
球
盛
名
歷
久
不
衰
，
正
如
總
理
李
克

強
所
指
，
必
須
提
升
競
爭
力
。
克
強
總
理
寄
語﹁
大

力
發
展
經
濟
，
有
效
改
善
民
生
，
依
法
推
進
民
主
，

維
護
社
會
和
諧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和
官
員
以
及
香

港
市
民
等
都
要
深
深
反
省
、
領
悟
箇
中
道
理
，
回
歸

祖
國
十
七
年
以
來
，
香
港
要
認
真
檢
討
，
是
否
有
自

我
提
升
競
爭
力
？
可
不
能
老
是
自
我
滿
足
而
在
吃
老

本
。﹁
龜
兔
賽
跑﹂
的
故
事
值
得
港
人
警
惕
呀
！

「龜兔賽跑」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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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博物館。 網上圖片


